
詹卫东：记忆在语言知识表达中的重要性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学习机会，刚才听了刘挺老师的报告,学到了很多。另外李院士

讲到记忆认知非常重要，跟我要讲的内容也比较契合。在语言学

研究里面，我有这样一些认识，就是强调记忆在语言知识表达中

的重要性。下面要谈的构式语法可能是在座的计算机专家比较陌

生的名词，但我理解它的实质是更加强调记忆方面的。 

在实际对话系统中有很多综合的语言因素，不过语言研究跟

前沿的技术发展相比有点滞后，还是关注比较基础的东西，比如

句法语义层次的东西，最基本的范畴与词类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是在实用层面、语言工程层面都已经要标很多语料，实际上还

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语言本体方面，词类的研究已经有几十

年了，到现在还在研究，借这个机会，希望能让计算机行业的专

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下面我主要说三点：一是构式语法跟传统语法观念上的区

别，二是把我收集整理的学术界已有的关于汉语词类体系的认识

概要地介绍一下，三是从构式的视角看词类会有一些什么新的看

法。相对于构式语法来说，主流的语法理论强调语言的规则，就

是提取语言中规则的知识系统。这方面主要刻划了语言单位在组

合时候的递归性，就是大的语言单位的意义由小的语法单位组合



得到。构式语法强调另外一方面，它认为这不是语言的本质性质，

而是更加强调约定俗成的观念，也就是说语言单位是形式和意义

一种约定俗成的配对，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一个形式配一个意

义，构式有独立的意义，不能由其组成部分的意义组合得到，它

强调整体的部分，这是最核心的观念上的区别。 

    词类体系是处理其他东西的基础，首先得把词分类，在这个

基础上才能做后面很多理解的事情。基本上，它是依据组合上的

分布差异，有差异分成不同类，有共性聚成一个类，这是一个非

常朴素的观念。实际上，关键在于组合的框怎么定，语言学家从

内省出发来定组合框架，觉得好像很清楚，就定下来了，实际上

一碰到真实语料问题就非常多。现在我们用构式的观念来看，觉

得问题非常多。 

举一些例子，对比一下大家就很清楚了，以前我们习惯的短

语结构是一个树来表达的，可以递归，可以无限生成，比如最普

通的、简单的主谓结构。而构式就是像下面这样的形式，比如“他

这眼睛是看书看的”，“人多了去了”，“你罚你的款，他违他

的章”，大家一看到这样的句子，马上就会觉得它有字面之外的

意义，很自然的就有这样的感觉。再比如“不是办法的办法”，

“天才中的天才”，就是这些意思不是在这个词层面上的，还有

“一天比一天严重”，这些例子很普通，我们经常会碰到，另外

也有些新颖的说法，比如“被套路”。还有像“这一去就是三十



年”，“他是儿子，我是女儿”，这是俩人在讨论各自的家庭情

况的时候说的话。再比如“有一种优秀叫别人家的孩子”，带有

修辞性色彩的用法。这些都是广义的构式，共同特点非常清楚，

一定有超越字面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不仅仅是辞典里面描写的

那个词的意思，构式语法认为有一个构式的意义在里面，它特别

强调这点，从这个出发，后来引发一整套理论体系。 

   现在简单回顾一下现有的词类体系，先看汉语学界的词类体

系，20 世纪的 11 家词类体系，再到 21 世纪的 8 家词类体系，

还有就是信息处理用的词类标记集，有 7 家单位 10 个标记集。 

   从语法学本体研究方面来看发展趋势很明显，词类分得越来

越细，对于汉语的一些词类范畴特点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了，最早

《马氏文通》比较接近英语的 9类，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大

概 15 类。 

   到 21 世纪之后，主要的教材、语法书里面的词类发展到 20

类，比如北大的语法教科书里面词类体系现在定的是 20 类，是

目前最多的。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该是影响最大的

语文辞书，它从第五版之后开始标词类，大类是 12 类，但是实

际上里面有些类别分了小类，实质类别应该是 17 类，总的来说

各家的词类还是共性更多。 

下面再简单地分析一下，词类、词性对于后续的句法语义分

析所起的作用。词类信息包含这个词的组合方向以及对组合对象



的约束，在信息处理往后做分析的时候功能是非常明确的，不管

做依存的也好，或者做短语结构树的分析也好，都是这样。比如

朱德熙先生提出汉语中的区别词，这个词类的效果就非常好，因

为组合方向以及对组合对象的约束都明确。但是汉语里面的名动

形三大类实词，它们的组合方向不清楚，组合的约束对象也不清

楚，信息量比较小，对句法分析能够起到的帮助作用就不是很大，

这是我们对现有词类体系的基本看法。这样一个词类体系用到信

息处理中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像代词、拟声词等等这些词类，它的功能都不是太清楚，还

有汉语里面的助词这一类。我有个调侃的说法，助词的唯一共性

恐怕是每个助词都很有个性，因为它们有这个“不是共性的共性”，

所以就归到助词一类里面了，这样的范畴，信息量是很低的，对

后面的分析能提供什么帮助呢？实际上提供不了太多帮助。 

下面我们从构式视角来看词的分布，刚才那些名词、动词、

形容词从语言学理论角度来看是基于一个给定的句法关系的框

架来看它能分布还是不能分布在某个框架中，得出的一个结果，

实际上那个句法框架覆盖不了这里提到的所谓的构式，比如 “我

胖我的”中的“胖”，一般定性是形容词，但是处理为形容词有

什么意义呢？还有“啊来啊去，啊个没完”，构式里面有很多这

样的东西。再比如汉语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构式是数字缩略构



式，比如“三不一没有”等等，传统的词类信息在这样的结构中

就抓瞎了，说明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 

    再比如朱德熙先生提出的“这本书的出版”的例子，语法学

界争论这个“出版”到底是名词还是动词，从构式来看既不是名

词也不是动词，而是在特定构式中的特定的一类词。另外，大家

可以体会一下下面的例子，比如“你说的好，他说的不好”，“你

说的好，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说的好，还不是真的

好”，“你说的好，声调有些不太准确”。这里面的“好”，如

果只是判断它是一个形容词，也解决不了这些句子的语义分析问

题。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来看这些超越了主谓宾等等结构关系。组

合规则那一套怎么组合也组合不出一个好的分析结果，可能需要

更多强调记忆的内容。 

    这里都是举一些例子，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新观点

和新方法，只是把一些现象跟大家做一些交流，传统的词类划分

依赖句法结构关系，句法结构关系以往在语言学者的心目中认为

是普适性的，甚至是跨语言普适性的。词类是怎么出来的呢？词

类就是看这个词能不能做谓语，那个词能不能做宾语，你给了一

个结构框架后，再看那些词能不能进入结构框架的某一个位置。

词类也是普适性的，是针对所有词而言的一个词类划分。构式语

法认为可能没有这种普适性的东西，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是个别性

的。从构式语法的视角看，一类词可能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构



式来说的。这也有点类似语义学方面认识的发展，比如以往论元

角色的分类，是针对所有动词而言的，现在以框架语义学为代表

的语义表示，认为每个词在不同的框架中确定其概念义，在框架

中确定其搭配的框架角色，所以它把概括性（普适性）的东西下

放到具体的词例知识（个别性）。语言学上这些认识的变化，某

种意义上看，跟 NLP 技术路线上的转变好像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大家！ 


